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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供应链安全名义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

成为典型的国家安全贸易壁垒。面对主权国家日益

扩张的制度需求及新的国际情势变化，WTO如何对

供应链安全贸易措施的合规性作出评判，将是一个

充满争议与挑战的问题。安全例外规则的模糊性和

敏感性使其解释适用历来存在理论和实践争议。虽

然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美国钢铝措施案等判例

法发展对安全例外条款的有限自裁决性已经形成共

识，但仍未形成明晰的系统化司法审查标准。基于

此，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入研析安全例外规则的司法

审查标准问题，并针对其如何应对供应链安全可能

产生的贸易争端进行前瞻性探析。

一、供应链安全的国家安全贸易壁垒转化

供应链安全由跨国公司私主体的管理问题上升

为国家安全内涵的属性转变，及国家主要采取限制

性贸易措施的干预调控手段，使其可能转化为一种

国家安全贸易壁垒，从而产生援引安全例外豁免其

贸易义务的可能性。

(一)国家安全视角下的供应链安全内涵

供应链本质上是国际贸易的特殊形式，是经济

全球化及国际分工合作的产物。与直接交易最终产

品的传统国际贸易形式不同，供应链贸易是指跨国

企业将原料及零部件等资源采购、中间产品及服务

生产的不同环节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再

组装形成最终产品的链状或网络状贸易模式。供应

链贸易虽然围绕核心企业，但使多国可以在不同程

度上参与到供应链贸易链条当中，形成各个环节参

与国之间利益与风险休戚相关的密切关系——全球

供应链。

从供应链产生及运行的机理可以看出，早期供

应链安全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议题，从企业视角

对供应链可能面临的供需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风险

评估和安全规划，以预防或减弱人为或自然灾害对

正常供应链运行带来的扰动。而供应链安全不仅是

企业管理决策，更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总体上，供应链安全转化为国家安全考量的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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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供应链贸易使国家参与全球经贸获得巨大利益

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风险。

具体而言，供应链可能产生嵌入性风险、产业风

险和断供风险。嵌入性风险是指依赖不可靠或不安

全来源供应链产品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比较典型

的情形是在进口的最终产品中若包含有不可靠的外

国提供网络产品和服务成分，可能使一国关键基础

设施被非法控制、干扰和中断，进而对该国网络安全

甚至国家基本安全带来严重危害。产业风险是指进

口产品对为保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关键国内产业能

力造成的根本性威胁。①其论证逻辑为一国若过度

依赖全球供应链外包生产，将削弱与国防生产能力

等密切关联的核心产业基础，一旦出现全球供应链

断供或扰动情形将直接威胁国家安全。断供风险是

指依赖全球供应链对本国能源、关键技术等核心供

应链供给造成的“卡脖子”现象。以上三种风险是供

应链安全内涵不同角度的阐释，但其共性应对方式

都是降低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并通过贸易调控政

策提升本地供应链的自给自足能力。因而与促进全

球供应链形成发展的自由化贸易措施不同，供应链

安全治理增加了贸易限制措施等国家干预手段。

(二)供应链安全援引安全例外的实践发展

由于供应链安全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的，以贸

易限制措施为主要实施方式，可能构成多边贸易义

务违反的初步认定，援引安全例外获得国际法上的

正当性就成为一些主权国家的可能选项。

事实上WTO在历史上就已存在一国依据经济

相互依赖风险援引安全例外的实践，并成为安全例

外条款适用的两大类主要情形之一。②主权国家援

引安全例外的第一种情形是在国际公法框架下实施

的经济制裁措施，例如 1986年尼加拉瓜诉美国贸易

制裁案，其实质是以经贸手段实现经济制裁的目的，

即以保护狭义上的军事安全利益为出发点。安全例

外援引的第二大主要情形则涉及供应链安全风险，

尤其指产业风险。从 1975年的“瑞典鞋案”到 2018
年的美国钢铝措施案，这些案例中争议措施实施的

主要目的都源于主权国家对于维持重要工业最低国

内生产能力的考虑，即以保护经济安全利益为出发

点。例如在1975年“瑞典鞋案”中，瑞典认为国内鞋

类的最低生产能力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因

而对进口皮革与塑料鞋产品实施配额管理。在2018
年美国钢铝措施案中，美国认为钢铝进口产品削弱

美国钢铝产业制造的最低生产能力进而威胁美国国

家安全，因此援引 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 232条对

钢铝产品加征关税。③以上案例情形中，援引国在论

证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关联性时的共性逻辑都是首

先界定关键产业，再阐述这些关键产业的核心战略

地位与本国应对战争或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密切关

系，最终得出保持关键产业最低生产能力属于国家

安全范畴的结论。

尽管对于主权国家应否及能否通过供应链脱

钩、回流实现供应链安全仍存在观点分歧，④追求成

本的经济规律也决定了全球供应链重组属于部分调

整而非整体性变革，但逆全球化国际情势仍在不断

加强部分国家的供应链安全政策，或使夹杂其中的

供应链“武器化”考虑更加难以识别和评判。因而可

以合理预见，供应链安全的逻辑变革将是长期而深

远的，以经济安全为由的贸易政策措施将会不断

出台。

二、供应链安全对安全例外条款的结构性挑战

相较于第一种经济制裁适用情形，供应链安全

援引安全例外存在更大的法律不确定性，其可能对

安全例外的法律解释带来三大结构性挑战。

(一)基本与一般安全利益

供应链安全的国家安全内涵扩张，对安全例外

条款解释适用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基本安全利

益”的解释分歧。

首先，供应链安全能否归入基本安全利益范畴

有待评判。自20世纪开始，国家安全内涵已由军事

冲突泛化拓展为包含多层面、风险导向的非传统安

全威胁。例如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囊括了政治安

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资源

安全等诸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内涵。依据

GATT第 21条规定，安全例外豁免的国家安全必须

为“基本性”而非“一般性”安全利益。从安全例外条

款起草制定时的国际环境及条文规定中“裂变和聚

变物质”“武器”“战时”等表述可知，“基本安全利益”

最初指狭义上的军事安全。而伴随国家安全内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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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扩张，是否仅有军事相关问题才能视为“基本”安

全利益变得不再清晰。

其次，供应链安全使WTO判断主权国家是否滥

用安全例外变得更为复杂。1975年“瑞典鞋案”中瑞

典持有的国内鞋类属于保护国家安全基本需求的观

点，在GATT理事会讨论中遭到多国质疑，最终瑞典

不得不终止该措施。⑤该案似乎传达出一种倾向，即

否定商用目的产品对保障国家安全的关联性与合理

性，并质疑鞋类产业与军工等传统“关键”战略产业

相距甚远。而目前各国在追求供应链安全时对关键

产业的界定存在泛化趋势，以产品产业类型为依据

判断国家安全关联性的参考意义将明显减弱。

(二)风险导向与实然危险

与传统军事冲突相比，非传统安全具有更强的

风险导向性，国家为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需要采取

长期性和预防性措施。供应链安全也主要强调在供

应链扰动风险发生之前，提前增强本国关键产业的

生产能力，从而“未雨绸缪”降低对全球供应链的过

度依赖。

供应链安全措施所具有的明显风险导向性，与

安全例外条款的实然危险判定标准形成冲突。根据

GATT第21条b款ⅲ项规定，主权国家必须在战争或

国际关系紧急情况发生的“期间内”(in time of)采取

行动。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多数供应链安全贸易

限制措施为预防性措施，其风险导向性使WTO在

判断措施真实目的性和必要性时更为困难。正如

WTO原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所言，当

前全球贸易的影响之一是预防主义的兴起，其是指

一个国家试图保护自己人民免受风险而采取的贸

易限制措施。⑥因而有学者担忧，安全例外条款的

扩张适用可能产生主权国家可以在任何时间和空

间豁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危险，这种安全例外援

用的“永久状态”或将成为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

“阿喀琉斯之踵”。⑦

(三)司法审慎与司法能动

供应链安全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内涵进一步

强化了安全例外条款已经面临的另一个系统性挑

战，即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否有权审查国家安全

问题。

传统上国家安全争端主要在贸易体制之外通过

外交范式解决，安全例外条款历来被成员国克制地

援引，以避免在国际贸易法框架下对安全争端进行

司法审查。

而2018年以来的一系列国际情势演进改变了部

分成员方先前在处理安全与贸易问题上所保持的谨

慎与平衡。当成员方自我克制打破之后，WTO就面

临一种两难困境：突破惯例对国家安全贸易争端进

行司法审查，存在尚未形成系统化司法审查标准的

难点，且有不恰当司法能动损害国家主权之嫌；而若

继续保持司法克制，扩大化的安全例外豁免将可能

成为整个WTO体系的义务逃脱漏洞。

即使在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专家组裁决之

后，对于WTO是否有权或适宜解决国家安全冲突仍

然存在争论。部分观点认为，WTO不是解决贸易与

国家安全分歧的最佳场所，成员国应回归在WTO体

制之外解决国家安全冲突的范式。⑧安全例外尽管

使主权国家可以选择经济工具而不诉诸军事战争，

但也可能鼓励国家转向依赖经贸制裁工具，这一做

法的成本可能仍然高于外交协商范式，且多边经贸

体制是否能够承受作为解决国家安全冲突额外选项

的压力仍然处于未知状态。⑨部分学者则更为乐观

地认为，安全例外起诉应当视为规范性问题，而非多

边体制的巨大危险。⑩

就供应链安全问题而言，其全球性属性决定了

多边体制更适宜解决主权国家对全球供应链的信任

危机，其经济与安全双重属性决定了仅仅依靠WTO
显然无法应对这一复杂命题，而必须与联合国及其

他国际组织开展“集体安全”治理的互补与合作。而

单就由国家单边贸易措施引发的安全例外诉讼而

言，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守住多边贸易体制漏洞的

“最后防线”。安全例外诉讼并不会成为助长经贸工

具安全化的诱因更非根源，反之若国家安全贸易措

施不能被司法审查，只会继续助长个别国家滥用安

全例外的期待，进而吸引其他国家将常规贸易措施

向国家安全措施转移。从美国钢铝措施案的实践进

展可以看出，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欧盟成

员国等被制裁国就钢铝进口问题达成新的232关税

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以进口配额替代原有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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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撤回在WTO的相应诉讼，即由WTO体制之下解决

争端回到了外交协商范式。但配额协议内容明显违

反了GATT第 1条最惠国待遇原则，以违反国际贸

易规则为代价达成的外交和解无疑“弊大于利”，进

一步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

因此，面对客观上安全例外不断增长的制度需

求，WTO必须进行功能演进并提升解决关涉安全因

素贸易争端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WTO争端解

决机构需承担解决整个国家安全冲突的义务，这显

然超出了其作为专业性国际组织的职能范畴，而是

应充分发挥其作为准司法机构的优势，为实现安全

例外规则所要达到的规制平衡进行法律解释。具体

而言，安全例外涉及安全因素的特殊性使其需要在

主权国家维护安全利益的灵活性与防止滥用的司法

审查性之间取得平衡：过度灵活性将导致安全例外

被贸易保护主义滥用，使其成为成员国规避所有

WTO义务的逃脱条款；而过于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

也不利于保护日益扩张的国家安全利益需求，从而

产生WTO被主权国家边缘化的风险。这种平衡最

终表现为基于安全例外条款规定的具体司法审查标

准问题，其是合理划分主权国家与WTO之间解释权

力的基础依据。

三、主观要件下供应链安全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标准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方

争议措施合法性进行评价的法理依据，决定了WTO
对成员方立法和行政决定予以尊重的程度，本质上

是WTO多边机构与成员国进行权力划分的边界。

从WTO已有判例法来看，司法审查标准如何构建主

要取决于框架协议下的具体规定。同理安全例外的

司法审查标准主要应基于条文自身的规定特点，即

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赋予WTO争端解决机构差异

化的审查权限。这种区分有助于更好识别安全问题

与技术问题，一方面使WTO可以充分尊重国家主权

并对安全问题保持必要的克制，另一方面以技术角

度审查客观要件，从而维护和巩固其作为规则导向

多边机构的权威性和传统性。

(一)安全例外主观要件及审查标准

在GATT第21条中存在两处“其认为”(It Consid⁃
er)的表述，具体包括“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与“其

认为必需采取的任何行动”两方面内容。主观要件

将该部分条文的解释权归属于主权国家。

1.基本安全利益的自裁决性

一般认为，“其认为”应理解为主权国家具有判

断本国基本安全利益的权力，但对于这种权力是否

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自裁决性，即WTO能否对成员方

自我主张的基本安全利益进行审查仍存在争议。俄

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专家组提出，即使主观要件赋

予了成员方自裁决的权力，但仍应当遵守“善意原

则”作为主观要件审查的最低标准。由于善意原则

较为抽象，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审查标准学者仍存在

分歧。

总体上“基本安全利益”的司法审查标准，大致

可以划分为偏重于程序性审查和实质性审查两种观

点。程序性审查观点认为，在最低程度上WTO可以

运用善意原则要求援引国阐明国家安全利益的性质

及其与措施之间的关系，如果援引国拒绝解释国家

安全考量的逻辑依据，则安全例外不能够适用；实质

性审查观点则认为，国际法庭可以审查主权国家主

要的公共记录，以判断一国是否真正考虑了争议措

施是为了实现安全利益，亦或安全考量仅是为实现

其他目的的借口。尽管GATT第21条a款至今未被

成员方援引，但实质审查可能与成员方有权拒绝提

供国家安全相关信息的规定相冲突。即使成员方

披露了相关信息，由国际法庭判断哪个主权国家内

部机构的决策应予采信也存在极大的实践困难，尤

其当国家部门之间对国家安全措施存在不同态度

时。此外，实质性审查潜在地要求专家组寻求一种

国际社会对于基本安全利益判断的共识，意指专家

组仍然需要结合不同国家利益及相关背景、目的进

行审查和评判。但“其认为”短语中的判断主体为

主权国家而非国际组织，这表明“基本安全利益”这

一概念无疑具有相对性，取决于每个主权国家的自

我界定，在国际层面形成对基本安全利益的一致性

解释是不必要的。否定主权国家在基本安全利益判

断上的排他性自由裁量权，将使WTO面临超越国家

主权而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干预的风险和难度。

因此，WTO争端解决机构运用善意原则审查援

引国“基本安全利益”的主张，应当偏重于程序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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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非实体性审查。援引国必须能够举证证明基本

安全利益的真实存在，即使在GATT第21条a款保护

缔约方不予披露信息的情况下，若援引国毫无依据

仅仅是声称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利益，显然无法满足

善意原则的最低司法审查标准。

2.必要性审查要求

主观要件的第二个方面是采取行动(Action)与实

现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的必要性审查。依据文义解释

方法，“其认为必需采取的任何行动”表述决定了安

全例外下的必要性审查更尊重援引国的自我主

张。因而相较于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的必要性审查

诉诸相对较低的司法审查标准。

具体而言，“其认为必要”的善意解释程度只需

满足措施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最低合理性，无需对

存在更小贸易限制替代措施进行举证。替代措施标

准实质是将贸易自由视为优先于安全的价值追求，

这与主权国家不惜以牺牲经济福利保障国家安全的

逻辑相悖，尤其在战争等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下，要求

主权国家采取紧急措施时仍考察对贸易的限制程度

是不恰当的。

并且安全例外必要性审查标准受到下文客观要

件的限制和影响。从体系上看，“其认为”的主观要

件规定出现于GATT第21条b款引言，与下文列举的

三小段客观情况同属于b款整体，因而对主观要件的

分析解释应与客观要件互为参照。从语法上看，三

项客观要件情形是对序言中“行动”一词的双重限

定，即该行动不仅属于保障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

措施，同时必须与核物质或军用物资“相关”(relating
to)，或在战争或国际关系紧急情况“期间内”实施。

因而安全例外的必要性审查并非在应然层面论证该

措施是否能够保护基本安全利益，而属于实然层面

对行动能否真正救济国家安全危险的判断。例如在

沙特知识产权案中专家组对行动进行必要性审查的

主要方法，就是判断措施是否与国际关系紧急情形

密切相关，任何与客观情形相距甚远的措施都难以

证明，其是为保护由该紧急情形所引发的基本安全

利益所必需的措施。因此，援引方声称“国际关系

紧急情况”等情形越不显著，保护基本安全利益的需

求越难产生，此时援引方在主观要件下的证明难度

和标准就相应提升；反之若客观要件真实存在，援引

国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都较易满足最低合理

性标准。

(二)供应链安全的主观要件适用分析

基于上述对安全例外主观要件的法理分析，本

文接下来对供应链安全贸易措施能否满足主观要件

司法审查标准进行宏观上的预测。

首先，由于“基本安全利益”的解释权归于主权

国家，专家组能否直接依据善意原则否定经济安全

属于“基本安全利益”范畴仍存在不确定性。但鉴于

当前多国将供应链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或使供

应链安全保护成为一种国际共识，从而降低对“基本

安全利益”要件扩张解释的争议。例如，我国《国家

安全法》第3条明确规定，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经

济安全为基础”，二十大报告中则首次把“供应链安

全”提升到宏观的国家安全体系层次，明确提出“增

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重要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美国2012年还专门发布了《全球供

应链安全国家战略》，2022年供应链安全更成为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关键内容。

其次，援引国要对必要性进行合理论证，关键是

能够证明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真实风险。在美国钢

铝措施案中，专家组认为美国主要基于三个要素主

张钢铝进口威胁国家安全：(1)过度进口对国内钢铝

产品的替代作用；(2)对国内钢铝产业的消极影响；

(3)全球钢铝产能过剩情形。由于前两个举证要素主

要关于国内情况，因而专家组认定其属于主观要件

的必要性审查范围，而第三个要素则属于客观要件

审查范围。但该案专家组并未对主观要件必要性

进行专门审查，而是重点对第三个要素是否构成

GATT第 21条 b款ⅲ项下的“国际关系紧急情况”进

行判断，并在得出否定性结论之后驳回了美国的安

全例外豁免主张。该案的审查顺序和裁决表明，由

于法理逻辑上客观要件对主观要件的决定性影响，

主观要件下的必要性审查可能从属于客观要件审查

之中，或在客观要件审查不成立的情况下直接对主

观要件援引司法经济原则。

若抛开客观要件的影响而独立考察主观要件的

必要性，依据供应链安全的说理逻辑援引国也需要

··55



2023.12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证明如下方面：(1)所采取措施涉及本国关键产业，且

该关键产业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2)该关键产业缺

乏最低国内生产能力；(3)受客观危机影响只能依赖

国内产业而无法依靠国际贸易保障该关键产业的产

品供应。参考美国钢铝措施案中美国主要基于商务

部钢铝报告举证的做法，本文以 2021年 6月美国白

宫发布的百日供应链安全审查报告为例进行分析。

在该报告中，美国虽然得出结论认为国内潜在工商

业基础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及国内创新能力而言

至关重要，并认定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矿产及制药

四个领域属于关键供应链，但并未详细说明这些产

业是否未达到最低生产能力，或是否面临国内供应

短缺情形并因此无法依靠全球供应链。因而该报

告结论仍然偏向于主观要件下基本安全利益方面的

自我主张，缺乏必要性举证的两个关键逻辑链条，援

引国必须能够说明为何与依靠贸易自由保障供应多

元化的逻辑相反，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是保障国家安

全所必需的行动。

四、客观要件下供应链安全的司法审查

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美国钢铝措施案、美国

原产地标记案等先例裁决已经形成共识，主观要件

“其认为”的自裁决性并不扩展及下文客观要件的相

关规定。由于专家组有权对客观事实进行认定，并

以相同情况下其他理性国家是否援引安全例外为参

照，因此客观要件是约束援引国滥用安全例外的主

要依据。

(一)安全例外客观要件及审查标准

GATT第21条b款下“可裂变物质”(art.21.b.ⅰ)、
“武器运输”(art.21.b.ⅱ)、“战时或其他国际关系紧急

情况”(art.21.b.ⅲ)及 c款下遵守“联合国宪章”(art.21.
c)的规定都属于一种客观表达。对于大部分客观要

件基本上不存在解释上的模糊，但“其他国际关系紧

急情况”这一兜底性规定的界定存在天然的滥用倾

向。除战争这一毫无争议的特例外，如何解释国际

关系紧急情况成为客观要件的主要适用争议。

1.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认定

俄罗斯过境限制措施案专家组首次将“国际关

系紧急情况”解释为已发生或潜在的武装冲突，紧张

局势或危机升级，席卷或包围一国的不稳定状态。

但该定义仍然较为概括抽象，总结已有判例实践，专

家组主要依据如下三个标准对国际关系紧急情况进

行认定。

第一，情况的紧急程度。通过对上下文进行体

系解释可得，只有严重和紧急程度可以类比战争、核

武器扩散、供给军事设施等极端情况，才可以与非紧

急国际关系进行区分。这些极端情形必须牵动了

援引方的国防、军事或维持法律和公共秩序等根本

性利益。因而常规状态下防范国家安全威胁的正

常措施仍不能够违反贸易义务，单纯的政治经济分

歧本身并不能构成国际关系紧急情况。

第二，必须为“国际关系中”的紧急情况。即使

是引发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若并未造成国际关系

(几近)破裂的后果，也不构成GATT第 21条 b项范畴

下的国际关系紧急情形。

第三，国际关系紧急情况应当是直接影响成员

国的具体情形。这首先意味着援引国必须亲自受到

该事件的直接影响而非间接影响。其次，这一国际

关系紧急情况必须是清楚具体的，而非“模糊或不确

定”的一般情况。尤其当国际关系紧急情况属于迫

近的危险时，援引方需要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予以

说明。

2.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时间范围认定

专家组主要通过时间范围标准对行动与紧急情

形是否存在关联性进行审查。“在期间内”表述要求

行动必须与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之间存在密切真实的

因果联系，即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是促使国家采取应

对措施的动因。当缺乏真正的国际关系紧急事件背

景时，主权国家仅为防范未知的风险而采取的预防

性措施，并不能成立措施与危险之间的关联性。同

理当国际关系紧急情况解除时，主权国家也相应地

丧失了援引安全例外的客观事实基础。

“在期间内”要求贸易限制措施与紧急情况必须

同时产生和存在，但实践中对可以采取贸易安全措

施的具体时间范围仍然存在争议。例如1961年加纳

在葡萄牙加入GATT时曾抵制葡萄牙原产地货物，其

认为在面临“潜在威胁”与“实际危险”时都可以采取

必要措施。而尼加拉瓜诉美国制裁案中，尼加拉瓜

认为安全例外等同于自卫条款，只有在侵略行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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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生的情况下才可以援引。依据“在期间内”的文

义，专家组不宜做过度的扩大化解释，即使并不限制

国际关系紧急情况已然发生，但援引国必须证明国

家安全威胁是真实和迫近的，最终由专家组根据个

案情况作出裁定。

(二)供应链安全的客观要件适用分析

基于上述对安全例外客观要件的法理，现对供

应链安全风险能否满足GATT第21条的客观要件审

查标准进行分析。

依据美国原产地标记案专家组报告，援引方要

进行客观要件抗辩，必须首先向专家组指明具体哪

种紧急情形引发了采取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否则专

家组无法主动替代成员方进行选择，并对其抗辩是

否成立直接进行审查。因此援引国要证明供应链

安全风险满足客观要件，首先需明确其所依据的具

体客观情形类型。依据GATT第 21条的规定，援引

国大致存在两种选择策略：或证明贸易限制的对象

属于核物质、军用物资等对国家安全极度危险的物

品；或证明针对非军用物资的贸易限制措施，是为了

应对战争等国家关系紧急情况或维和情形。

首先，从已有供应链安全贸易措施实践来看，供

应链安全风险较难在第一种路径下成立。历史上各

国主要对石油、钢铁等战略性资源采取贸易限制措

施，而近年来供应链安全调查开始广泛涉及药品及

个人防护用品、粮食与食品、半导体、电池、信息通讯

技术软件或硬件、高新技术等非明显军事用途产

品。这些产品类型显然不属于核物质、军用物资等

对国家安全极度危险的物品，专家组难以扩大化解

释GATT第21条b款ⅰ、ⅱ项使其囊括这些泛化的供

应链安全审查对象。

其次，若选择第二种路径，援引国需证明确实存

在引发国家供应链安全的危险事件存在，且贸易措

施在该事件存续期间采取。具体又可能存在两种情

况：第一种情形是援引国可能主张供应链安全风险

由某一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产生；第二种情形是援引

国可能主张供应链安全风险本身就属于一种国际关

系紧急情况。

第一种情形下，由于全球供应链安全风险具有

传导性，一国供应链稳定可能受到其他参与国供应

扰动的间接影响。假设援引国自身并未经历安全例

外下的国家安全危险，但本国供应链稳定却间接受

到某一国际紧急事件影响时，此时的供应链安全措

施与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

无法满足行动措施与客观情形的关联性标准。换言

之，只有亲身经历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且国家安全受

该事件影响的成员方才是援引安全例外的适格

主体。

第二种情形则更具争议，尤其当欠缺国际公法

上认定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的明确依据时，援引国难

以证明供应链扰动情形本身构成一种国际关系紧急

情况。针对供应激增情形，美国钢铝措施案中专家

组已经否认了“全球钢铝产能过剩情形”属于安全例

外条款下的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专家组认为该问题

虽然引发了国际社会关注，但既不属于影响国家间

“关系”的事件，也并未达到如战争一样的“紧急”严

重程度。由此可见，美国钢铝措施案基本上驳斥了

进口产品激增、国际产能过剩认定为国际关系紧急

情况的可能性，而援引国极力主张的进口产品对本

国产业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则属于主观要件的审查范

围，难以作为客观要件的论证依据。针对供应短缺

情形，专家组可以借鉴GATT第20条一般例外 j项中

“普遍或局部短缺”的认定。在欧盟供能装置案中，

专家组认为 j项并不适用于“当前并未但可能供应短

缺”的产品。印度太阳能电池案则指出，供应短缺

必须指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所有可获得来源的缺货

状态，而仅仅主张国内生产能力低下并不属于真正

的供应短缺。因此当某一关键供应链并未面临全

球所有可获得来源的缺货状态时，脱离国际供应链

而回归本国供应链的意图就难以被界定为国际关系

紧急情况，在普遍或局部断供情形来临之前的风险

预防性措施也难以满足客观要件的关联性标准。

五、结论：系统化和平衡化司法审查路径

安全例外条款的主客观要件在主权国家与WTO
之间分配了不同的审查权力，WTO在构建系统化司

法审查标准时应朝着维护这一平衡的方向努力，在

尊重主观要件赋予缔约国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主

要利用客观要件作为有力约束安全例外滥用的“压

舱石”。尽管当前贸易与安全关系的国际情势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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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供应链安全被界定为国家安全的合理性，但

多数供应链安全政策措施都属于并未发生国际安全

危险时的预防性措施。这种提升本国经济安全能力

的做法并不符合客观要件关联性标准，无法在法律

层面依托安全例外豁免其国际贸易义务。因而面对

供应链安全带来的结构性挑战，WTO应坚守其作为

准司法机构的“守门员”角色，要识别安全考量对安

全例外条款的破坏及滥用，关键是重塑并维持缔约

国对安全例外的援引保有一种基本稳定的共识，即

安全例外只有在战争、武装冲突及对一国领土、人口

及政治体系造成相似严重影响的紧急状态下才得以

适用，否则泛化一般时期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无疑是

主权国家脱离多边贸易义务的托词。

对于我国而言，构建系统化的安全例外司法审

查标准符合我国一贯坚持的尊重多边贸易体制的立

场。即使当前WTO面临角色边缘化和争端解决机

构运行的困境，对于安全例外法理的阐释和宣扬也

有助于重塑多边主义的权威，为我国驳斥供应链安

全泛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法律依据。与此同

时，安全例外的平衡化审查策略也启示我国，一方面

应在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供应链安全的国家安

全内涵，从而在国际关系紧急情况到来之时为维护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行贸易调控提供国内法

依据；另一方面在常态化时期我国仍应利用自由贸

易协定和国际投资协定等机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为价值引领阐释供应链经济相互依赖的全球公

共物品属性，为恢复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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